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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大桥一起“垮塌”的还有监管责任非常道
feichangdaoF

张西流

时评S shiping

钱兆成

高富帅的“平均值”与吊丝的“中位数”
武洁

星 雨

近日，西南财经大

学发布《中国家庭金融

调查报告》，数据显示

中国城市家庭资产平

均 247 万元，自有住房拥有率为 89.68%，

遭到网友质疑。报告负责人回应称，抽样

“随机”且覆盖面广，可以代表全国；数据

与民众感知差距大是因为富人较多，拉高

整体平均数。（《现代快报》5月16日）

真正让这份调查报告引发轩然大波

的，与其说是其调查统计手段的不科学，

毋宁说是其结论的惊人令人无法置信。

的确，“中国城市家庭资产平均 247 万

元”，按照这一家庭金融数据，岂不意味

着中国城市家庭都跨入了百万家庭行

列，这的确无法与现实中的那点工资收

入对应起来。不过，对于调查统计人员

而言，其实没有在数据上造假的必要和

动力，不仅如此，假如调查统计的结果完

全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这样的调查其实

反倒显得没啥信息量。

至于说247万元的家庭平均资产再度

引发“被平均”的质疑，其实也绝非调查统计

本身的错。事实上，统计平均其实对中学生

来说都不在话下，专业的调查部门当然不会

连平均数都算错。至于平均数偏离大多数

人的真实感受，本身其实也是平均数这一

统计方式的固有缺陷。毕竟，只有当数据

本身符合正态分布的统计特性，平均数才

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情形，否则的话，当数

据分布本身不符合这一规律，平均值就不

能反映绝大多数人的真实情况，对于这类情

形，相比平均值，中位数更能说明问题。而

相关统计同样给出了中位数的结果，与家庭

资产247万元这一平均值对应的中位数为

40.5万元，相信假如以这一数值作为参照，

绝大多数公众并不会有太多异议，调查的样

本与客观性本身也不会受到太多的质疑。

基于上述，家庭平均资产247万元所

引发的舆论哗然，固然与对平均数意义的

误判有关。但当家庭资产的平均值高达

中位数的6倍，如果说调查本身真的有什

么问题的话，恐怕并非家庭资产平均值被

高估了，而更应是其背后所暴露出的过大

的收入差距，公众产生“被平均”。

短评D duanping

“死了才算工伤”让普通
劳动者流血流汗又流泪

5 月 13 日，湖南平江县一座 120 米长

的石拱桥突然垮塌致 9 人落水，其中 3 人

获救。目前，4 人仍下落不明。官方称大

桥垮塌因砂船撞击而致，舆论则质疑桥梁

“质量太差”。平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称，

要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须提高农村群众

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5月16日《新

京报》）

当地群众确实存在交通安全意识差的

问题，比如，在大桥出现险情交通封锁之

后，仍然有许多群众不听劝阻，冒着生命危

险强行过桥。问题是，群众强行过桥，不会

致大桥垮塌，更何况，有的群众已经为此付

出了生命代价。

同大桥一起“垮塌”的，还有有关部门

的监管责任。问题是，大桥垮塌了，还可以

重建；监管责任“垮塌”了，也可以重建；然

而，群众的生命失去了，却不可以重生。因

此，湖南平江大桥垮塌事件，值得当地政府

检讨和反思。农村群众法制观念淡薄，交

通安全意识差，表明有关部门对道路交通

安全法的宣传教育不到位；而有关部门自

身交通安全意识差，监管责任缺失，导致桥

毁人亡，就当进行问责查处了。

“一分钱都没敢用。”

5月 15日，广东茂名人大原副主任朱

育英涉嫌受贿行贿受审。据悉，朱育英先

后收受了当地57名干部共计人民币1238

万多元、港币360万元、美元20万元，检方

指其受贿物品包括挖掘机。朱育英称收

了这么多钱后没敢用。

“今天下班在路边等车，突然看到地

上有一块钱，我想着，今天下着雨，又有这

么多人看着，捡了也蛮丢人的，我就想看

看有没有人会捡这一块钱。”

周小姐在南湖上班，12日下午，她下班

准备乘车回家，车站等车的间隙，突然看到

地上有一元钱。她本想捡起这一元钱，但

由于是雨天，也碍于面子，便作罢了。

哈尔滨市香坊区城管局环卫工人

张志娟从事环卫工作 20 年，获得无数

荣誉。今年 2 月，张志娟在清扫大街

时，突发脑溢血，经抢救脱离生命危

险。目前，张志娟不但生活不能自理，

就连治病的钱也都没有着落。香坊区

城管局第二清洁中心表示，依据规定，

人没死不能算工伤或视同工伤。（5月

16日《长江日报》）

法律条文是明摆着的，但问题是为

何有法规而得不到切实执行？笔者以

为其一，在县官不如现管的传统思维之

下，一个部门的土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要

比国务院颁布的法条更有执行力。显

然这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

其二，长期以来，在公共层面上没

有处理好荣誉和利益的关系。例如，

“荣誉归个人，奖金归集体”这一句话经

常用来处理一线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奖

励问题。

虽然今年来有所突破，例如，《人

民日报》1 月 9 日报道的为褒扬吴菊萍

见义勇为的善举，其所在公司奖励给她

20 万元。当有媒体询问这笔钱作何使

用时，吴菊萍说：“这笔钱我自己留着

用。”但此语一出，波澜又起。

另外，从这件事看，我们的工伤保

险制度亟待“填空”，我们的相关部门和

相关领导对奖励概念亟待改变。相关

法律要亟待得以切实执行，不能流于表

面，成为点缀。不能让普通劳动者流血

流汗又流泪了。


